
台湾女人没有国家？深度

地方妈妈的女性政党，台湾欧巴桑们组建了一个怎样的“生活政党”？

2024台湾大选的“第五大党”，是什么样子的？

曾代表小欧盟参选2022年三重芦洲市议员的陈宛毓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一颗蓝色底、橘色斑块的恐龙蛋卧在沙池中，2岁3个月大的小苹果在妈妈陪伴下摇摇晃晃地走过去。这天不时飘著细毛雨，约十位妈妈还是从桃园各区带著
不足5岁的孩子们，来到改造成恐龙主题的中坜新富公园玩耍。

沈佩玲坐在不远处的石条凳上，看著这群大人小孩，谈吐果断：“既然教育都可以自己来，政治也可以自己来。”

佩玲是两个十多岁孩子的母亲，也是台湾新兴小党、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（简称小欧盟）”的桃园区召集人、立委选战总筹。小欧盟在2019年申请成为政
党，9成党员是女性，政见主张著力在儿童人权、亲子友善、性别平权、劳工与环境等，提倡“生活政治”。

2024年台湾大选，除了蓝绿白三党外，这支主要由地方妈妈组成的女性政党，政党票得票竟然排在第五位（5/16）。排在她们之前的“时代力量”是小党中
的“大党”，而历史比她们更久远的还有绿党、社民党、基进党等。尽管国会最终的蓝绿席位相当，关键少数由白色的民众党承担，诸小党在国会中不得一
席，但得票靠前，依然是连小欧盟自己也没有想到的结果。

“创造奇迹”，有媒体用这样的字眼形容。

女性政党、地方妈妈，这些标签让岛内外眼前一亮。参政不易吧？“我们都是家庭革命的胜利者”，佩玲笑笑。这不是全部。她送我到车站，途中讲起有的党
员出来参选遇到的经典困境，“有位妈妈的先生曾很不屑地跟她说：参选？为什么是你，不是我？”

见证小欧盟出现和发展、桃园“亲子共学”领队之一韵颖，用四个“很笨”来形容地方妈妈自立政党这件事：“我们在做很笨很笨很笨很笨、吃力不讨好的事
情⋯⋯”公园里孩子们一直在跑、叫，摔倒，妈妈在一边关照，也放手让孩子自己感受和体会。“我们就是一边滚动一边学习，有想法就研究⋯⋯”如果社会主
流是想要一个“漂漂亮亮美美好好厉害”的政党，韵颖觉得，这不是小欧盟。

“我们没有很厉害、很菁英，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”。”韵颖十多年前怀著老二、带著快到幼儿园年龄的老大参加亲子共学，坚决不想让孩子进入师生比超
额、老师心有余力不足的体制教育。虽然没有在小欧盟里担任管理角色，但她对小欧盟的历史信手拈来。“我们不是传统政党，会遭遇很多批评，而且硬伤是
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一样”，“但我们是欧巴桑精神，欧巴桑精神就是那种，眼泪擦一擦！”韵颖转成台语，“好（hó）了。再来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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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3月19日，中坜新富公园，桃园“亲子共学”领队之一韵颖。

从溜滑梯开始的小民参政

组织小、资金有限，小欧盟至今没有任何办公室。

这个政党源于“亲子共学团”，小欧盟的党员，也几乎是“亲子共学”的素人妈妈们转型而来。台湾社会趋向少子化，坊间笑言，她们是全台最高生育率，成员
间亲切互称单宝妈、双宝妈、三宝妈。出门在外抱一抱二，孩子的笑闹声永不落空。

“亲子共学团”是“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”的简称，由“社团法人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”推动。这个 NGO 成立于2010年，主要提供0-5岁的亲子教育，在全
台多地都有开团，提倡“不打、不骂、不威胁、不恐吓、不利诱”的教养方式。参加的父母很多没有让孩子接受体制的学前教育，由亲子教育取而代之。

从这个NGO孕育出的小欧盟，起点在共学团常流连的公园与游乐场。

其中一个重要角色，是佩玲。

佩玲2013年加入亲子共学团。2014年，台湾太阳花运动爆发，亲子共学团有家长带孩子在立法院外搭帐篷进驻，这时起，佩玲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政治。
她从台湾大学电子工程所毕业，做了六、七年法律助理，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全职投入家庭：“之前会觉得我过得好就好了，但学运让我觉得好像不能独善其
身。为下一代应该要做点什么。”

正逢“亲子共学”协助团员增强公共视野，开设了“公民记者课”，佩玲报读，2015年写了自己的第一篇公民报导，讲拥有最受附近儿童欢迎的溜滑梯的桃园中
正公园，将被无预警拆掉。没想到，这篇文章在网站上得到很高浏览量，不少人来询问有没有好的结果，“我才意识到原来小小的行动、甚至是从妈妈视角看
出去的行动，也可以带来很多卷动跟改变。”



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的桃园区召集人沈佩玲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那一年，台湾各地公园的儿童游具（儿童游玩设施）进行更新，传统磨石子的大象溜滑梯、火箭溜滑梯、大而长的滑梯坡道⋯⋯都快“绝种”，被更换成一模
一样的塑胶罐头游具。包括佩玲在内的NGO倡议者带动一批妈妈向当地政府抗议，“后来全台很多妈妈都有做这件事，这是做公民报导时完全没有办法想象
的。”

公园抗争之初，妈妈们找来民进党的民意代表（民代）陈情，“可是他在质询的时候，还会加入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有他的选票考量。他无法完全从儿童的视角
出发，觉得左牺牲一点右牺牲一点，慢慢进步，不要一次要求这么多。”佩玲对民代感到失望。

2017年，她们开始拜访社民党的苗博雅、时代力量的黄国昌（后转民众党）、绿党的周江杰等政治人物，了解如何从公民走向政治。“每个人都给我们一些
触动，比如民意代表或地方议员跟做公民报导是非常类似，只是他们更有结构地去看预算、然后可以质询地方官员”，佩玲语调活泼，“我们就是有一种自信
觉得，再烂的民意代表都有人头，那妈妈民意代表是不是也可以？我们就有这个自信，就很开心地报名参选。”

小欧盟政党召集人张淑惠在一个访问中解释小欧盟出现的契机，指通过民代约政府约专家约NGO，过程周折、政策也打折：“既然最清楚孩子需求的是我
们，不如我们就来做⋯⋯生活上的事要改变，都是要从政治著手。”

NGO一般有锁定议题，儿童的处境却要方方面面去照顾，“对儿童好的环境，会是一个正常工时的环境，爸爸妈妈都能够去上班，我们也能够信任现在的教
育制度。那么，就要跟教育部、劳动部、内政部、交通部做抗争。” 身为妈妈，佩玲深感社会矛盾常要个人来负责，她举例，带孩子坐公车，“大家期待小孩
不要哭不要打扰其他乘客，也不要摸窗户又吃手手，”可公车空间不够儿童友善，“增加了妈妈们的压力，不想出门，或者倾向自己有车。”

“全部的环境都让人觉得，我要想办法照顾好自己，不要对公共服务有任何奢求，我也不要去监督民意代表、指望政府把事情做对。”

在妈妈的角色上，从养育上，她看见了公共政策的缺失，产生了“与政府谈”的决心。

2017年“欧巴桑联盟”以政团方式成立，2019年成为政党，加上了“小民参政”四个字。2018和2022年，小欧盟都投入地方市议员选举，2024年首次参选国
会。

她们认为，“小民”不一定是意见领袖或拥有经济能力，但政治应该各阶层都能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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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1月19日，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成员陈宛毓参选新北市三重芦洲区市议员，在公园举办亲子选举活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芝麻饮和棒棒糖背后的“社会关系博奕”

台北华山公园游乐场，大象溜滑梯特别的大。曾参选2022年三重芦洲市议员的陈宛毓告诉我，她来自劳工家庭，大学时就成为了全职妈妈，现在是三个孩子
的母亲。她原本是比较严格控制的人，孩子不能对她安排的衣食住行说不。有一次，她坚持要儿子喝掉一包芝麻饮，儿子跟她对抗，她把人关到了房间里。

“我现在都觉得好可怕，我只是为了要他喝掉我认为健康的食物⋯⋯我怎么了，好像只是想要去控制孩子而已。”

孩子不过三岁，她觉得已经陷入缺乏理解的育儿困境。因此加入 “亲子共学”，了解教养、儿权、家庭合作的观念。数年来，她渐渐从控制变为放手。大儿子
现在已经十三岁，正带著另一个弟弟及其他几个十岁出头的伙伴们，从南投出发徒步环岛，路上没有大人跟著。

“他们一出门我就胆战心惊”，宛毓还是紧张的，但前期所有的东西她都没有过问，“包括钱、行程、他要住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”她不时在手机上跟十三岁的
老大交换讯息，了解行程，“我只要当一个避风港。”

目前担任小欧盟双北（台北、新北）党部主任的赖宣任，在2019年加入亲子共学团，她是有过职场经历的母亲，和先生双薪，因此自称“三明治世代劳工家
庭”。台北大学通讯所毕业后就进了科技公司，“公司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就像老师讲什么就跟著一样。”加入亲子共学几天，喜欢叨念的她不会说话了， “我的
言语充满了危险，‘你再不怎么样，我就怎么样；不然我给你这个利诱，你赶快’。”和一两岁的孩子“讨论”？她没有经验。

不会说话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孩子想吃充满色素的棒棒糖，她阻止不了。

于是她让两岁半的孩子棒棒糖大解放，所有糖果都吃，别人不吃的也吃；她也一边跟孩子分享共学团妈妈做的糖渍水果，一边带孩子到便利店尝试解释成分
表。不过她也学到，孩子之间会交换糖果，是一种社交需求。好几年过去了，现在七岁的女儿在尝试了众多糖果之后，感受到天然跟不天然，知道自己喜欢
什么不喜欢什么了，“原来其实不太喜欢甜的东西”。棒棒糖一役，宣任体会到不用禁止的方式也可以教育。



小欧盟双北（台北、新北）党部主任赖宣任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通过亲子共学改善和亲子关系的体验，令宛毓有信心去跟这个组织做更多的事情。如此她接触到小欧盟，先是帮党友辅选，后来自己也跑到一线参选。

这成了她的第一份工作。怎么形容呢？“看似有工作又没工作、很忙又不忙、有薪水又没薪水，先生支持又不支持”，宛毓呵呵笑答。

她也曾经政治冷感，民主参与只剩下投票，但投给谁也不知道。2018年，台湾公投捆绑地方选举，三项反同法案获公投通过，宛毓备受打击：“如果我的孩
子是大家眼中的异类，我会竭尽所能保护他/她。”可是，“很多台面上的政客只在想这到底有不有利于选票。”

宣任小时候被阿公阿嬷带去听陈水扁激昂演讲，原本对政治的理解还有对抗、蓝绿，出社会后，慢慢觉得谁当总统都跟自己无关。加入亲子共学后，她被带
著讨论“废死”，“欸为什么进来就说我们要管政治，我们不就是一个教育团体吗？！”再后来，亲子共学一位身障父亲在随团旅行时遇到种种不方便，促使她
从交通、住宿等方面理解身障者的处境；一次关于特殊学生（SEN）的讨论，又令她想起国中一个偷钱的“低智商”同学。人跟人之间的理解薄弱，做政策应
该要帮助弱势，“政治不应该是把人排出去，而是把人加进来。”

到了宛毓出来参选的时候，宣任已经想要为伙伴当后勤。党部主任像是协助角色，统整意见、资源分配，北区党部主任从缺，她刚好来做这件事。

2018年小欧盟参选，宛毓觉得起初大家只是想用另一种方式做倡议，后来摸索到，“就算没有选上，你的政见和票数，会影响政客决定要不要做事情。”很多
时候，事情发生之后，民代才来咨询意见，“那么为什么不在决定政策的那一步就加进去？”

她永远引以为鉴的，是被关在房里的儿子闭眼睡觉拒绝跟她沟通的场景。无论是亲子关系还是社会关系，人和人的“讨论”这件事，“不是只有你的观点、想法
和决定。”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181122-taiwan-election2018-graphic3


2022年11月21日，首次以政党身份参选的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在九合一地方选举全台共推出15位候选人，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“问政监督
团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欧巴桑的选举

帮宛毓辅选的两年后，宣任也“出圈”了。2024年包括她在内的13位伙伴一起参选立法院委员（立委）。就是这13人的名单，带小欧盟进入“第五大党”的序
列。

她们的选举经费让人大跌眼镜，花掉每人20万共260万台币的选举保证金后，她们只剩下201万台币，来跑这场全台卯足力的大选，分到每个人头上的是
15.4万台币，约4.1万港币。

选战开始后，从2023年3月底起，各党就可以收取政治献金。据《报导者》估算，截至2023年11月、距离投票日还有两个月时，仅仅是在官方粉丝专页投
放的竞选广告，侯友宜阵营已花费344万台币，赖清德186万、柯文哲104万、郭台铭96万。这些是冰山一角，往年的选后盘点所知，各阵营连同总统和立
委选举的总支出，一般是过亿。

得票超过3%以上的政党，选后会获得每年每票50元台币的政党补助金，根据今年的选情，蓝绿补助金将年逾2.3亿（约5750万港币）、民众党也有1.5亿
（约3750万港币）。其余小党无人超过这个门槛（小欧盟是0.93%），全部为零。

这意味著，榨汁机般用肉身和选举机器拼搏过一番之后，尽管成绩优秀，小欧盟还要继续用肉身维持党的运转，并计划2026年的地方市议员选举。

越选越穷？“小党门槛下修！”小欧盟一直呼吁修法。

佩玲是2024年选举的总筹，她回忆极致省钱绝招：候选人穿的竞选背心拿2022年的旧衣改造；歌手以“捐歌”的方式写了竞选歌曲，由共学妈妈们献唱；“剩
下的就是印文宣⋯⋯还干嘛了？”她停了下来想。电视广告、平面广告、竞选文宣、实体看板、车体广告、其他网路广告，大党海陆空万箭齐发；小欧盟虽也
有自己的脸书专页，也会贴实体的公部门广告栏，却会在要将公告修改成符合张贴标准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中，进退两难。

“陆战组织肯定是拼不过两党啦，时代力量都可以到高中或大学接触学生，这部分我们还在追。”结合儿童特色，她们做线下的快闪游戏场，“算是一种很特殊
的造势活动，找到人潮聚集的游戏场，在旁边搭橡皮筋或者是绳踢的摊位，孩子也不一定是亲子共学，就是公园的自然人流。”被吸引的儿童带著大人过来，
小欧盟就散发文宣、做短演讲，“每个人都有认真听讲，后来开票所的数据，办过游戏场的票率有比较高一点。”

https://obs.ppedu.org/everywhereobs2024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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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1月19日，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成员张淑惠参选新北市板桥区市议员，在区内举办选举活动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宣任说，一定要把政见说得入口好懂，“要连儿童都听得懂”。对资金不足，她也有另一番见解：“如果我们握了资助的手的话，想讲的话还讲得出来吗？台湾
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也是没人看的，我们用很多创意方式，反而也是突破。”

跑过地方选举的宛毓贡献所见所闻：候选人在路口挥手，“有人找了个体型像他的人挥，而且不止一个、好多个！下雨天穿雨衣，那时疫情反正也戴口罩⋯⋯

可是真的有长得很不像的也有人信⋯⋯”她去抽号码牌，候选人本人来到，照片差很多，她以为是助理，“还有上新闻把自己拍到18岁，本人站海报旁边，会
吓到。”地方竞争激烈，有人不过陪跑，蓝绿基层互相抱怨自己的党，她也见过了。

“大家觉得政治很黑很脏不要碰，都跟这些选举文化有关。”宛毓觉得小欧盟有提供另一种选举样貌，“不只是一个挥手拜托。我的文化创造，就在行动里展
现。”

不过，资金不足、人力损耗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，佩玲竞选过两次地方后就感到“选举是一件很折磨人性的事情，每天要做很多快速深层的抉择，跟团队做
非常高张力的沟通。”小欧盟不过百余人，精力有限，加上区域立委是单一票席，完全不可能选上，选举就变得具有策略性：选地方和选全国兵分二路，而且
不断推出新人——但频频换人又无法累积政治名望和信用。小党数量众多，厮杀热烈，选民基于策略考虑，也倾向把政党票投给最有希望的小党。这意味著
如果没有做到第一名，就会一直面临不确定的游离状态，不过就算做到了第一名，在政党碎片化、大党吸纳或边缘化小党的政治现实中，一切也不是定数。

2018年，小欧盟共推出21位候选人，虽然无人当选，却有7成候选人的得票数达到退回保证金的门槛；但到2022年，她们推出15人参选，仅2人达到退回
保证金门槛。

“2026可能不会再派这么多人了，也会想把能量投注在某几个候选人身上⋯⋯对台湾的投票行为来说确实是比较不利的策略。”都会区是她们有优势且要继续
稳固的基本盘，地方上也想要慢慢成长：选后台东成立了新党部，伙伴就文青市集铁花村熄灯事件切入，有蛮好的论述，她们也就放人去经营。

不过，佩玲不担心没有妈妈想出来选，“以后孩子大了，妈妈的时间可能更灵活。”选后退党是台湾选举的一个常见现象，她自豪地指出，“我们的退党数量真
的蛮低的，架都在选战期间吵过了，而且都是核心价值的沟通，团队不是暂时的利益交换，而是有共同理念。”

选后，小欧盟在各地组织和民众的“见面会”，扩大能见度，招募党员，从“选举才能被看到”的处境里一点一点地往外延。来见面会的人就算没有入党，也有
许多想和小欧盟商量合作帮忙，“背心不要用到2026年喇！”她们订下寻求一万个选民每月200台币定额募捐、争取月捐20万的目标，采访时大概募到了9

万。

离目标还有些距离，妈妈们另辟蹊径自立，于是有一个“欧巴桑鸡蛋糕”计划，“早上还在打浆，之后大家会去市集摆摊”。如果销量好，可以稍微补助小孩的
教育跟妈妈的生活。“欧巴桑鸡蛋糕”就像做鸡蛋仔或章鱼小丸子，米浆挤到机器里，一次可以烙8个；泡面头，咪咪眼，金黄色，每一个都是欧巴桑头的形
状。



“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”的宣传品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说“不”的那个1

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小欧盟都没有幕僚，过往党内讨论议题，好处是有充分自由、充分时间、充分讨论。但是复杂议题操作起来慢、费时费力，有的题目
至少讨论一周才发出新闻稿。

佩玲记得，2021年全台吵架的藻礁议题，涉及自然科学、环境、工程等领域，光是数据就各家各言，议题门槛高，很多人跟著大风向走。小欧盟选民指望她
们响应民进党变通规划，后期主导的成员却认为要跟国民党合作。最后小欧盟和主导小组分离，用大量时间自学，每天看气候变化的书，了解台湾的用电量
趋势，经济模式⋯⋯再形成自己的主张。

而当下一起保母虐童致死案热烧全台，1岁大一点的孩子在数双眼睛下死亡，她们就此展开很多讨论：民法1085条的父母惩戒权应该移除吗？保母的待遇和
处境是导致施虐的原因吗？社工访视为何难以进行？政府对高风险家庭有什么样的政策？看法条、看新闻、看记者会、看研究，白天带小朋友晚上在会议上
讨论，“大家回复又回复，隔一天又觉得缺了什么，时间就比较长。”

从参选立委到选后，外界对小欧盟多了期待，回应议题需要更迅速和集中。她们多了一个小小的“政策组”。

经历过大选的小欧盟，慢慢更像一个党组织了，驶出小港的船，也将面临更多变数。

就在不久前，她们面临了一次掉粉风波。

选后的2月，台湾卫福部著手在两年内修订《人工生殖法》，有网友提问小欧盟对代孕的意见，恰好政策组成员认识一位想要孩子而不得的单亲妈妈，同时
受苦于台湾复杂的领养政策，佩玲被这种个人经验打动：“领养到的时候孩子都要生出来了⋯⋯她第一次找人捐精，第二次考虑代孕。我接触到的女同志和单
身女性，她们并不是出自传宗接代的念头想要有孩子，她们觉得婚嫁制度就是对女性的剥削，反而希望独立抚育自己的孩子。说真的，我会愿意支持她，我
也思考什么样的社会和制度可以照顾到这样的人。”

小欧盟很快在 Threads 上提出支持代孕合法化的主张。但代孕是不亚于藻礁的敏感题目，委托方不一定是女性，孕母的生育权又与资本主义弊端缠绕，不
同国家对利他和商业立场的态度各异，因此主张一出就遭遇翻车，遭批评漠视孕母处境，掉了不少粉丝，“比如反对方认为，寻求代孕的人一定是有钱的混
蛋，想要流传自己菁英的基因⋯⋯我也同意反对方提到的剥削样态，可能在利他的模式下还是让孕母权益和身体受损，我是愿意做这些讨论——如果有制度
修补或明确的风险告知，是否也可以把伤害降低到最低呢？”

“但如果一下就说死，完全没有讨论空间，我们反而不是觉得好的氛围。如果完全只看民意，说真的也不需要政党了。”

“这次（出回应）确实有点太快了”，宛毓和宣任回应，支持的主张由政策组提出，未经全党讨论，成为检视讨论机制的教训；“同事小编的口气也让议论度升
高”，佩玲也反省公开发言的方式。最终议题重回党内，“什么形式、如何中介、如何确保孕母的权益？”，她们也想再参考国外经验，先听自己还未充分了解
的声音。“我们想讨论，可以接受这个形式到什么程度？如果现在利他，台湾社会是不是可以接受？是不是可以把剥削孕母的机率降到最小？”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10304-taiwan-algae-referendum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40316-whatsnew-taiwan-child-abuse
https://www.twreporter.org/a/foster-care-system-adoption-flow-and-rules


如果经过研究发现，制度上根本无法根绝或避免潜在伤害的话，“我们也会放弃代孕合法化的主张。”

2024年3月19日，中坜新富公园，小欧盟的亲子共学会，妈妈们为孩子庆祝生日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不过，就算经历了这场风波，宛毓和宣任还是很高兴现在党内讨论问题还是没有顾虑，有什么就提出，并未多了限制。回应有缺失的地方，她们也给予体
谅。反而是如果成员意见都太过一致，宛毓会觉得“有点慌张，一致也很可怕欸，大家应该有不同的想法”，她信任多元多于同质。

佩玲听见，外界有批评小欧盟“妈妈很闲”、“小圈子议题”的声音，她也检讨“亲子共学”过往难受蓝领家庭青睐，除了观念差异，或许也有父母亲无暇照顾的
问题。“我们也有在想如何转型，有考虑过非营利幼儿园的形式。”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游行的时候，她们会碰到立场相近的同温层，但也有选民因为A议题接
触了小欧盟，又对她们在B议题上的主张困惑不解。与公众的接触面变大，如何面对选民的意见，也是日后挑战。

如今，要成为小欧盟的党员，需要有党内两人推荐，对她们来说，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，比凑人头更重要。参与选举的每个候选人都要签订“代理人合约”

——参选不能超过三届（12年）——“12年能触及的议题比较深入，但这中间可能就会有利益关系产生。”

受访的所有人都觉得，选赢不是目的，那么目的是什么？

佩玲不急不缓：“权力上的斗争一直不是我们的初衷，我们不愿意在过程中犠牲了我们一开始的坚持。”

宛毓觉得自己有理念洁癖：“如果我的政党跟我说，做某个议题或有某种主张会被讨厌、不要碰，或必须要顾虑某些族群和选票，我就真的不会想要在这
边。”她瞪大眼睛，语气认真。

“有一个老师让我蛮感动，他说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一定是投反对票，29比1，那个1的声音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坚决说不行⋯⋯世上真的有
为儿童在想的人，也有在为女性思考的人，就算公园会变成停车场，那个1的声音都代表著这个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事情。”

2023年8月20日，还路于民大游行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一起生活的政党伙伴

坐在秋千轮胎里面的小姑娘向天上伸著脚、恣意地笑，“妈妈，推我的背！”她不断催促。“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到这边⋯⋯”宣任示意我一起站到秋千背
后，她用一只手推女儿的轮胎，喊声迫切的时候用两只手。

“我们这个政党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我们是生活上产生的团体，就算我们政治上没有选上，我们还是一起生活的伙伴。”回到亲子共学团的原意，宣任重提生
活与政治的关系。

生了两胎的宣任已经成了全职妈妈，就养育问题，她和先生也吵过很多架，磨合至今，先生多了在家工作的时间，“他比以往享受陪伴小孩，也常一起去参加
活动”。以往休假都是出国之类，现在的假日，这个家不是参加游行、走读社会议题，就是去参加各式各样工作坊。



总有两人无法单独托育的时候，宣任庆幸亲子共学团其实也是个互相托育团，妈妈之间照看一个两个都是提供多一双眼，孩子带在身边工作，有时也有寓教
于乐的功能。

公共之外，这个团体还要不时要给党内成员的家庭问题灭火。“有成员还没到政策讨论这边，先生就已经把生活费移掉了。”家内性别不平权，母亲的社会资
本、文化资本被生生漠视，她们和其他团体一起协助这位成员，希望在生活费被扣掉之余还能有一点支持。好几位成员是离婚或单亲妈妈，“很多妈妈不知道
小孩要不要判给她，所以不敢离婚”，小欧盟还会就这些问题为大家寻找一些法律意见、提出参考。

最年轻的团员谢海菁27岁，没到世俗认为的“欧巴桑”年纪，因此炎上。“但她都自称欧巴桑啊，因为‘爱管闲事’”，宣任笑言都市人情冷漠，爱管闲事其实就
是多问问、多关心身边的人，“是生活上愿意做欧巴桑。”

2024年3月19日，中坜新富公园，小欧盟的亲子共学会。摄：陈焯煇/端传媒

我想起在中坜新富公园遇到一位亲子共学的妈妈，约三十岁的样子，带著第二个不会说话的小小儿子来参加共学。我和妈妈们聊天的时候，小小儿子就在公
园地上爬来爬去，一回头嘴里叼了一根树枝，边爬边晃。再一回头，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辆小汽车模型，玩得正欢，被两个大孩子拿走了。

小小儿子哇哇大哭，引来妈妈们关心，她们询问两个大孩子，“一定要拿走的原因是什么？”小汽车是另一个男孩的，他睡著了，大孩子不知道他是否愿意自
己的玩具被这样拿走。“原来是正义魔人啊！”妈妈们轻轻笑笑。

她们去找了找那个男孩，得到了同意，又把模型送回小小儿子手上，“他同意了喔”，她们向大孩子们喊话，大孩子点点头，所有人都恢复平常。

小小儿子的母亲跟我说：我不是一个典型“好妈妈”。世俗期待的母亲标准她自觉无法达到，“母爱伟大”之类，她感到跟这些期望有距离。那天她的脸略有一
点苍白，在雨后的阳光下泛出浅浅的光泽，“但是来这里跟大家一起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孤单。”

她们把眼光放长远，下一代的生活环境，永远是参与政治的起点。“我们不可能自己好嘛，这个团体有儿童人权的意思。小孩的社会，小孩生小孩的社会，希
望可以是更好的社会。”接触牛鬼蛇神的议题，不断练习讲出自己的想法，跟过去反思、脱出原生的壳，宣任钦佩这样的大家，也钦佩这样的自己。

＃小党＃儿童权益＃台湾总统选举2024＃女人没有国家？＃性别平权＃女性参政＃台湾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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